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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青春年少
爱恨纠缠

19 多余的孩子

杨牧央将我揽在怀里，我感到了他
与向海完全不一样的气息。我微微发
抖，他察觉了，手指加了一点儿温柔的
力度，他以为我被向海吓到了。其实，
我是有些受惊吓，但同时也怕他看穿我
后知后觉的羞愧。

若不是清楚向海有多放荡，这个
“财”貌双全的男人对正深陷于生活窘
境中的我来说，实在是近乎完美的选
择。可是，唯有他不行，使我立场坚定
的是南冰。

“这上面说，有超过半数女生的男
朋友是被闺密抢走的。”南冰不知从哪
里搞来一本时尚杂志，她站在走廊里，
半截儿身子探进窗户里把杂志摊开给
我看，她那修得短而圆的指甲戳着上面
的内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你
要是敢喜欢向海，我杀了你。”

我屈膝跪在椅子上，手撑在课桌
上，笨拙地向她发誓：“不会的，我死也
不会抢你的东西，真的，如果你喜欢杨
杨，我也会把他让给你，因为你是我最
重要的朋友。”

在向海之前，在杨牧央之前，在许雯
雯之前，在我陷入自哀自怜时，第一个伸
出手拉了我一把的是南冰。

“逗你玩的。”南冰见我一副要急哭
的丑样子，合上杂志随手丢到一边的课
桌上，双手抱在一起趴在窗框上，扬起
下巴歪嘴一笑，“不过，要是向海必须属
于别人，我希望那个人是你。”

话虽这么说，她的神态却悠然自
得，对于谁将与自己共度一生，她有着
无坚不摧的自信。

没过多久，她做出决定，只偷偷地对
我说：“艾希，高考完了，我就和他分手。”

在精神险些出轨的瞬间，我没有
忠贞不渝地想到杨牧央，却第一时间
告诫自己绝对不能背叛南冰，我是有
些愧疚的，有时我也怀疑自己是否真
如艾曲生责骂的那般冷血，将凡事计
较得那么清楚。

做这件事，我可以得到多少，又要

失去多少，是否得不偿失？失去的那一
部分，有多重要，还能不能挽回？我的
理智跃于情感之上，飞快地打着算盘。

我可能真如许雯雯所说，是个彻头
彻尾、自私自利的贱人。

可我隐藏得很好。
我捧着杨牧央的脸，亲上一口，他

立即羞得像一朵膨胀的棉花糖般扭了
扭身子。老天送给我这样一份大礼，我
要知足。为了看一眼白了发的他颤颤
巍巍地为我弹吉他唱情歌的模样，我真
有必要和他谈一辈子恋爱。

向海斜了我们一眼，冷冷地说：“秀
恩爱，分得快。”

常听人说希望时光倒流，回到从
前，具体来说，大约是童年。那时傻，以
为全世界也就是从学校到家，再算上社
区里的篮球场和市中心的百货商店那
么大。作业和考试都不算太难，早起一
点儿可以去班上借同学的作业抄一
抄。下课后，口袋里要是能有一两块钱
买一支双色雪糕，就能为这一天画上完
美的句号。

我不愿意。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爸爸更

疼弟弟，但因为爸爸常挂在嘴边的“我
为了你，所以才……”的句型，和“天下
没有不是的父母”这句箴言，我以为自
己竟然会对父爱产生怀疑，一定是因为
自己心理阴暗。

对，我是姐姐，理所当然要让着艾
铭臣。

24色的蜡笔给他用，我用12色的，
即使他压根儿就不爱画画；他先挑走最
好看的苹果，我是老大要懂得谦让；他
的床下总有一箱牛奶，爸爸说因为他是
男孩儿，要长得很高。

这个家里是不是没有我更好？是的。
长久以来在心底暗藏的疑问，在我

上小学五年级的某一天得到了答案。
并没有类似一场地震那样的宏大背

景当铺垫，也没有发生任何惊天大事儿，
叫爸爸选择拯救弟弟埋葬我，起因只是
晚餐桌上的一盘虾仁而已。就这么一件
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使我一夜开窍。

原来，爸爸真的不爱我。
我们家并不算穷，但也不算富，平

时吃的水果、喝的酸奶都是超市里卖剩
下的打折货，带着不讨喜的黑斑、快过
期的数字。爸爸说要养俩孩子很吃
力。我暗自想，那为什么还要生一个艾
铭臣？自讨苦吃。

就在我伸出筷子去夹菜的那一刻
还没想明白，那个多余的孩子是我。所
以，我才会对艾曲生的冷嘲热讽感到困
惑不解。

“你说你，就这么点儿虾，竟然要40
块钱，还不如买几斤猪肉能吃好几顿。”
艾曲生埋怨妈妈乱花钱，但筷子没有停
下，他夹起一个又一个虾仁往艾铭臣的
碗里送，“这日子真是没法儿过了，一家
四口迟早有一天上街讨饭。”

（摘自《北京人在北京》 琉玄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

迷雾重重
谁是真凶

再入大明宫27

黄梓瑕跟在李舒白身后，听到他缓
缓地说：“是啊，因为我看过你的手掌，
看出你没有杀人。”

她怔了怔，然后指出他话里的纰
漏：“你上次看我的手掌时，明明说从我
的掌纹中看出我毒杀了亲人，所以才推
断出我的身份！”

“骗你的。”
“那你上次如何看出我的身份？”
“这个你不需要管。”他一句话便将

这个话题停止，“你只需要好好帮我将

这张符纸背后的谜团揭开，你的任务就
完成了。”

“那么，你直接一一查看你身边人
的掌纹，不就可以查清一切了吗？”她不
依不饶地问。

“没兴趣。”他头也不回地说，“因
为，相比看别人的掌纹，我还是比较喜
欢看人扮小宦官。”

所以，夔王府悲催的小宦官黄梓
瑕，不，应该说是杨崇古，跟着王爷二进
大明宫蓬莱殿，参与夔王妃的遴选。

虽然已是四月，御苑盛开的桃李依
然无法驱赶笼罩在宫中的阴寒。

“真奇怪，明明是建在向阳高处的
大明宫，为什么似乎比城内还寒冷？”

李舒白听到黄梓瑕嘟囔着，随口回
答：“因为这是内宫，是天底下最高贵的
地方，也是日光最难照到的地方。”

此时，他们正站在蓬莱殿的高台
上，俯瞰着下面的太液池。

在猎猎风中，太液池边的一株株花
树摇曳起伏，就如一片花的海洋，粉红、
娇白的波浪簇拥着碧蓝的太液池。

这么美好的风景，却一点都不怡
人，观者只觉得阴冷。

“各家闺秀已经来了十之八九，不
如王爷进殿去看看她们在谈些什么？”
黄梓瑕问。

李舒白侧脸看了她一眼，不疾不
徐：“急什么？”

黄梓瑕只好按捺住自己那颗想看

京城美女的心，等着他发话。他问：“信
物还好？”

“很好。”她打开怀中一直抱着的锦
盒，看了一眼。宫里的人都在猜测，夔
王爷给未来王妃的信物是什么贵重金
玉或稀世珍宝，却不知她抱在怀中的，
是一枝开得正好的绮琉璃，一种比姚
黄、魏紫更珍稀的牡丹。

黄梓瑕凝视着这朵娇艳无比的牡
丹，说：“今天早上我按照王爷的吩
咐，在它开放的那一刻剪了下来。结
果，不明就里的刘花匠跳脚咒骂我好
一阵儿呢！他说自己挖地道用文火木
炭催了两个多月，才催开这一朵牡
丹。这朵花一剪，珍奇的绮琉璃今年
算是没花可看了。”

李舒白漠然道：“回去后安抚一下
刘花匠。”

“拿牡丹当信物，王爷可真是风
雅。”黄梓瑕盖好盒子，捧在手里。

看李舒白神情淡淡的，毫无纳妃的
愉悦，黄梓瑕不由得暗想，好花不常开，
一时便凋谢，夔王李舒白这样聪明的
人，怎么会没想到这一层？估计只是因
为，其他的信物可以妥善保存，以后若
要反悔，再讨还信物时会尴尬吧。

她抱着盒子，想着前几日见到的那
张符纸，不由得深深同情起那个即将被
选为夔王妃的女子来。

不一会儿，皇后身边的女官过来
说，人已到齐，请王爷自便。

李舒白示意黄梓瑕跟他进殿。
按本朝惯例，王爷择妃时，一般候

选人为朝中重臣的女儿或者世家大族
的族女，她们皆是身份高贵的女子，所
以自然不会让人一一审视、择选。择妃
前，虽然大家心知肚明，但也不会宣之
以口，只在前殿设宴，王爷在后殿隔着
屏风暗自察看。若有中意的，王爷可告
诉别人，那个闺秀便被请进后殿，接到
王爷亲手交予的一件信物，问过姓名和
身份后，也不说其他的，一切便定下了。

黄梓瑕随着李舒白进了内殿。只
见重重帷幔垂在殿中，前、后殿之间的
隔门关着，但上面有雕刻的吉祥图案，
糊着茜红的蝉翼纱。他在隔门那里可
以清楚看见前殿里的所有人，但前殿的
人只能影影绰绰看见他的轮廓。

大约是感觉到他在后面看着，各
个闺秀的动作都不太自然，唯有坐在
皇后右边的一个少女从容不迫，丝毫
不拘谨。

黄梓瑕的目光落在王皇后身上。
她穿着有云霞纹饰的红衣，容颜极美，
一双凤眼微微上扬，顾盼间仿佛有一种
光辉从她体内透出，真是光彩照人。

她是琅邪王家出的第二个皇后，在
姐姐去世后进入当时的郓王府，郓王登
基之后她被立为皇后。她应有二十七
八岁，但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

（摘自《簪中录》 侧侧轻寒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


